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醞釀一種芳醇  
文 / 鄭乃銘

我幾乎每一年都會重看一遍《小王子》，這個習慣已經持續十幾年。無法解釋到底是為何，但每回的感受總會有些微不同或改變，而我竟發現

自己很喜歡那些微的改變。因為，那些所謂些微的改變，讓我總能夠重新打起勇氣、深深地、大力地吸了一口氣之後，開心地再面對所有種種。這

似乎也是聖艾修伯里在書裡面所昭示的一份精神，不是出自一種生命的大慟而被擊垮之後的幡然大悟，只是來自生活裡一些些可以阻止與不能阻撓

的撩撥，內心很坦蕩地能夠繼續邁開步伐往前走去。

因為，你心裡很清楚；知道生命中總有一顆會笑的星星。

不論這顆會笑的星星，是人或一件事；它到底教會我們一件事，人有能力與權利去執著一份夢想。

尊彩藝術中心持續在第二年規劃的當代藝術家聯展，有別於2011年的不設定主題、不圈限創作媒材的【聚賢迎春】展覽；2012年特別在一個主
題精神的規範之下，以【如果是小王子—七位新銳藝術家】為題旨，並非是要求藝術家針對聖艾修伯里的這本書來做創作的發抒，也不是要請藝術

家來為這本書進行繪本。嚴格上；這個展覽企圖藉由這本書來作為一種精神引渡；引渡一種跨世代對自我與他我的認識和了解。甚至，觀者也可以

從這個主題展，抽樣式讀出以80年代為多數的這次展出藝術家，他(她)們目前或是在台灣或在海外，從文化的基礎含量再到環境變遷之下，他(她)們
又是如何在看世界、看人與看事，這種不同的思維面向與各自詮釋的角度，仔細回想又何嘗不也在呼應著聖艾修伯里在《小王子》書裡面；為小王

子所設定的幾個不同出場的角色及所帶來的不同視界。聖艾修伯里的《小王子》跨越世紀帶領成千上萬的不同國籍讀者；在個人境遇曲折之下，卻

仍能懷抱純善的理想而感到雀喜。那麼，尊彩的【如果是小王子】展覽；無疑是為現在的大家開啟另外一扇貼近新世代藝術家思想的窗，讓我們有

機會認識到這個世代創作者又是如何堅持個人的執念。

聖艾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-Exupery的《小王子Le Petit Prince》書中，飛行員與小王子道別時的對話，令人難忘。
小王子對飛行員說『⋯，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星星。對旅行人來說，星星是他們的嚮導；對其他人來說，星星只不過是些小小的、

會發亮的東西；對科學家來說，星星是科學問題；對那位生意人來說，星星則是黃金。但是所有這些星星都還是沉默不語。只有你

，將擁有別人沒有的星星⋯』。飛行員問「你是說」？『當你晚上仰望星空時，因為我住在其中的一顆星空上笑著，於是對你來說

，所有的星星都笑了。你將擁有會笑的星星，只有你』。小王子說。

這段文字，不管是在那個時候、那個年紀讀它，總令人感慨不已。

當飛行員回到自己的家鄉，他很慎重地畫了一幅畫，畫裡面就是無垠的沙漠；但天際上卻高高掛著一顆明星。飛行員於是這樣說著

『對我來說，這是世界上最美麗、也是最讓人難過的景色。⋯我再畫一次，好讓你們看清楚，小王子就是在那兒出現，然後又消

失。請你們仔細看看這幅風景，好讓你們有一天旅行到非洲沙漠時，能準確地認出它來。⋯有一天你們碰巧經過那兒，別走得太急

，請在那個星星底下停留一會兒！如果有個小孩來到你們身邊⋯』。

Lee Yi Ya

李宜亞(1986-)/  
這些年來過的好嗎？

李宜亞的作品，屬於一種極端現世性的

創作語體。現在年輕人習慣上臉書或以

微博來透露行蹤、掌握訊息、建立分享

，這相對讓年輕人更擅長使用數碼相機

及手機攝像功能，養成隨手可拍、可

刪、可傳送的快速溝通慣性。只是，

攝像也常會因器材及周邊環境的條件不

一，容易讓拍出來的照片不見得都在掌

控之下，光線不足、主體模糊、局部曝

光過度⋯這些因素讓呈現出來的照片有

很不一樣視覺閱讀。李宜亞的藝術，從

我們所俗稱的失敗相片來做入手，這種

照片具有一個很相類似狀況，就是照片

的前方是雪花般慘白，好像曝光過度讓

照片竟有著不同空間層次的感覺。李宜亞以照相的視覺、繪畫的方式來做為表現，畫面主體的取材則都是生活當中尋常

事物，但卻因為光線佈局，顛覆印象當中的視覺性，似乎更有現代人際嚴重疏離的心理情態。在一件名為〈這些年來過

的好嗎？〉的作品中，李宜亞將畫面落定在常見拿來祝賀或送禮的金桔盆景，被光線猛然刷白的前景，固然無損及整個

盆景被辨認程度，只是，當我們面對現實當中拿來作為一種祝福的物件，竟然被莫名的白光給刷白，似乎令人更有一種

人際淡淡的陌生、疏遠，但卻又渴望能夠接近；那種既真實但也模糊的不確切性，突然間，滿滿地佔據整個心思。

李宜亞   這些年來過的好嗎？    油彩   97x145.5cm   2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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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u Chia Chi

吳嘉綺(1985-)/ 
魔幻水晶球裡的現實與虛幻

吳嘉綺的繪畫作品，更趨近於古典寫實

油畫風格，只是她破除古典寫實油畫的

時空慣性，採納跨越空間的並置性來架

設她個人對於「童話是否生活性」的這

項提問，提出自己的觀察與想像。吳嘉

綺總是會在畫面上，以相當細膩的筆觸

來畫出主體人物，這樣的主體人物自然

是被拿來比喻現實的眾生，不過，卻在

這個主體的周遭，吳嘉綺以平板式筆觸

來呈現脫離現實的卡通人物，打破特定

空間的概念，兩者間已分不出是誰介入

誰的主現實空間裡。這種依融的畫面，

點出略帶荒謬的不真實性與幻想化。但

仔細再看看這些畫面所出現的人或物，

則都與真實世界的生活現象並無時差，

這就好像是；世俗定義裡的童話故事或

人物，其實也是生活在她(他)們自己真實

的現實世界，只不過與現代的人是分處於不同空間底下。吳嘉綺企圖模糊時空被傳統慣性所定義的基礎概念，讓畫面

成為一個巨大的時空膠囊，足以承載不同空間之下的生命幻化，但卻又好像她所畫的〈魔幻水晶球〉系列，被水晶球

給包裹在裏頭的北極熊、東北虎、虎鯨..，表面上似乎很安全也很具有觀賞性，但實際上卻充滿著危機與脆弱。畢竟，
水晶球終究是易脆，一如所有曾經美麗的童話，到底也敵不過時間的衝擊。

吳嘉綺   沉睡的維納斯   油彩畫布   100F   2010

Yeh Jen Kun

葉仁焜(1984-)/ 歡樂，能暫停營業嗎？
《小王子》書裡面，飛行員慢慢了解了小王子的憂鬱，當小王子在看夕陽的時候，才能稍微解除憂鬱，享受片刻的溫

暖。尤其當小王子說『⋯你知道，當人很傷心時，就會喜歡看夕陽⋯』。這話，讀來令人神傷。葉仁焜的繪畫，其實也

有滿滿的憂鬱，或許當他憂鬱的時候，他才會如此真切畫出〈歡樂暫時停止營業〉這幅作品吧！葉仁焜的繪畫作品，筆

觸纖細卻又有一股揮之不去的神經質

情感，但這股神經質情感卻很輕微、

很小心翼翼，深怕洩露了馬腳為人所

洞穿。趨近於水墨單色系的畫面結構

，同樣也有著水墨筆觸那種水分韻染

開來的墨漬，這樣的安排更能牽引出

現在年輕世代也有些深藏在內心的寂

寞；並非如外表所展現的那般開朗或

不羈。葉仁焜在〈漠漠〉作品當中，

以台北市內湖堤頂大道的築堤為描繪

主體，具有隔絕與防禦性功能的築堤

牆面；佈滿著斑斑墨漬，就像生活當

中曾經走過且留下的滄桑印痕，任陽

光再強、雨水如何洗刷，還是如何輕

易把痕跡給抹除，一如那件〈歡樂暫

時停止營業〉作品，彷若被凍結的旋

轉木馬，無法旋轉出歡樂、碩大的帳

篷竟傳不出歡笑聲。憂傷，總毫無來

由就來探訪；令人措手不及⋯。

葉仁焜   歡樂暫時停止營業   畫布.宣紙.墨.彩   91x117cm    20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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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ao Ya Ting

高雅婷(1981-)/ 
消失，並不意味未曾存在過

高雅婷的藝術，感覺起來就好像小天使在畫

面上，飛飛停停、摸摸碰碰；心情似乎很不

錯。只是，如果只憑初步印象就如此認定的

話，恐怕也只不過掌握住一部分的線索。高

雅婷的畫面性極強，而她所選擇的表現方式

也顯得十分有趣，具體一點來說，就好像是

隔著一層霧面的玻璃窗，只見玻璃後面會不

斷印現出裡面的活動內容，似乎有點像是能

夠滿足觀看人的好奇。問題是，那些印現出

來的水霧般痕跡，好像也會隨著時間的流動

，逐漸在隱退、消失，徒留點點色漬在其

上。高雅婷似乎也有意將畫面的空間概念，

採取一種不是很想要拓於清楚的定位來做訴

求，這也使得抽現實語境的表述方式，更加

產生一種曖昧卻又不顯得那麼趨近於模糊的

心理浮力，在視覺好像都能捕捉住具體物件的同時，轉瞬間則像水被蒸發掉，只留下隱約的水痕。〈Varnishing〉
那件作品，尤其令人有一種畫面在移動，逐漸轉變的溫和節奏性，那種親暱卻也明顯不願被輕易掌握的心理距離

，多麼像是現實當中的年輕世代。

高雅婷   消失Varnishing   油彩 壓克力 畫布   60.5x72.5cm   2010

Hu Chau Tsung

胡朝聰(1981-)/ 寧靜，像黃昏；從遙遠的地方走來
狐狸與小王子道別，牠告訴小王子『我的秘密很簡單；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。真正重要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見的』。

我一直很喜歡狐狸告訴小王子的這句話，狐狸在這過程中，嘗試要告訴小王子：人應該對自己付出的許多時間，有一份

不能忘記的責任；無論付出到底收獲了什麼。當現在的人習慣從付出的力量來稱斤論兩自己的功勳時，也許眼睛所看到

的是實質性的勳章，卻反忽略掉藏在日子背後；真正做過、努力過所留下的結痂傷口。胡朝聰的繪畫，形式上當然是以

描述現實風景為依歸，可是在他筆下所展現的風景，則隱藏著龐大巨實的精神駭浪，那是當環境整個被挑空、人的活動

影子被消去後，四周安靜到連風聲經過都必須躡手躡腳。但，是否沒有人活動的影子，就意味著生命的呼吸已經停滯了

呢？是不是意味著眼前所觀照過的畫面，就代表著一種事實呢？胡朝聰以嚴謹的寫實技法來加以呈現空間，這樣的空間

絲毫沒有因為技法的具象就失去了想像的延展，反而更有人期待下一步翻天蓋地的驟變要出現。

胡朝聰   寧靜遙遠3 - 即將有所不同   複合媒材   73x135.5cm   2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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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二良(1976-)/ 
想認識蝴蝶，就得忍受兩三隻毛毛蟲

我將不二良(陳柏良)的作品，放到最後一位來介
紹，除了有一個原因是依據七位參展藝術家的

年齡稍作分類之外，還有一個更為主要的因素

是，不二良的作品在這次七位藝術家作品當中

，最適合拿來作為【如果是小王子】的總結。

因為，他的小鼠Mousy公仔就好比聖艾修伯里筆
下的《小王子》，可以被拿來作為一種純善、

敦良本質的精神象徵，代表著一份可以執迷不

悔的永世追求。小王子馴服了狐狸，在分開時

不免感傷，小王子於是跟狐狸說『我不想讓你

難過，可是你卻要我馴服你⋯這對你一點兒好

處也沒有』。有意思的是，狐狸卻冷靜說『有

，因為我愛上了小麥的顏色，因為那些金色的

小麥，會讓我想到你，我將會愛上吹過麥田的風聲⋯』。馴服，代表了建立關係。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不二良的

小鼠公仔，就不難發現這個長相令人親暱感油然產生的公仔，就好像雖然發生在生命裡的波波折折，有時還是會

有令人喘不過氣來的時候，但對於美好事物的追逐、對一份理想的圓滿，總還是會令人更有勇氣再站起來，卯力

往前試著更接近理想一步。不二良將小鼠公仔擬人化，同樣面對很多可想與不可預期的內外衝擊，但小鼠公仔始

終能迅速把笑容重新放回到臉上，樂於和美好的種種建立關係，這種代表著堅持美好及柔軟內心的標誌，也就是

聖艾修伯里在《小王子》不斷提示的重點，也是跨世代追求的精神標竿。 （作者圖取自網路）

Wang Chien Wen

王建文(1981-)/ 想像單純化之後，玩具飛機怎會飛不起來？
飛行員面對自己只剩下八天份的水可喝，卻又對引擎故障的飛機無計可施懊惱不已時，竟然聽見奇怪的小聲音將他喚回現

實，這小人兒毫無道理口口聲聲要他畫隻綿羊。飛行員簡直是錯愕到不行。可是，當一件奇怪的事情太令人震驚時，人們

卻往往不敢不服從。結果，怎麼畫都不是小王子要的綿羊。氣得飛行員最後畫個紙盒子、在盒面開了幾個小孔，告訴小王

子說：你要的綿羊就在裡面。誰知道，小王子興高采烈直呼：這就是我想要的綿羊⋯！到底，只有孩子知道在找什麼！王

建文的繪畫，意念乾淨而沒有太多驚訝想要刻意隱藏在其間，這就好像小王子打從一開始就很清楚自己想要一隻怎樣的綿

羊，而不是成人世界所看到的既定現實。這倒也不是說王建文的藝術，過於耽溺在所謂自想式空間中，應該是他讓自己的

繪畫回到一種比較純粹視覺與心理的偶遇，由於偶遇是不需要事先設定目的，自然就會啟動想像的自由發揮。在〈紅玫

瑰〉那件作品中，玩具的飛機，飛翔得多麼理直氣壯，那就好像是人生際遇當中，不管生命給予了我們多大的一擊，有些

屬於心底、純善的本質，是不會被輕易剝離，就好像紅色的玩具飛機義無反顧飛向前去。

王建文   
紅玫瑰   
油畫   
100x185cm   
2012

不二良   叮噹小鼠   雕塑 玻璃纖維   H 94cm   2010 不二良   小鼠散步   雕塑 玻璃纖維   200cm   2010


